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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的疆域 

        1 

    陽光燃燒著大地。沙丘頂端被染成一片橘紅，像是火星的表面，天空中一

絲雲也沒有，一片海王星似的湛藍。 

    少年順著沙丘下的陰影前進。他抬起頭，用鼻尖對著天際。周遭的空氣十

分乾燥，彷彿要吸乾少年鼻內和舌上的水分。少年沒有聞到任何味道，這裡的

氣味像是被抹除了，一塊擦得乾淨而發亮的白板那樣，找不到線索或痕跡。微

弱的風拂著少年的肌膚，輕輕帶動砂子，在地面形成砂畫似的渦流。 

    少年從沙丘的陰影中走出，爬上一處較高的沙丘，眺望遠處。他把手遮在

額前，抵擋過強的陽光；沙丘的頂端像是煎鍋一樣，而少年就是逐漸凝固乾硬

的荷包蛋。遠遠的，有個小黑點移動著，以接近跑車的速度在沙丘間狂飆。少

年對著那黑點揮手，那黑點就開始轉向，往少年這邊前進。那黑點愈來愈大，

逐漸可以看清楚它的外貌。它是一只球形的小型飛行機，有著兩片飛盤型的飛

翼，一大一小，像土星的環一般圍繞著中心的球體。那兩片飛翼快速地轉動，

不時變換角度以維持平衡。當那飛行器飛到少年附近時，便把兩片飛翼的平面

朝向原本的前進方向來減緩速度；爾後將低飛翼的轉速，懸浮在空中。中心的

球體亮起了藍色的小燈，嗡嗡作響的飛翼也亮起藍色的光芒。飛行器發出輕巧

的、女人的說話聲。 

    「這是市民裝置 029，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忙嗎？」 

    「水。」少年想都沒想，簡單地回答了這一個字。少年的聲音聽起來沒有

因口渴而乾澀，反而還很飽滿。水對他而言，不僅是為將來的口渴準備的，更

是要澆熄心中某處的口渴。 

    「離此處最近的水源，在東南東方向約 2公里處。」飛行機說完，開始增

加飛翼的轉速，從少年的視野中離開。 

    少年走下沙丘，從行囊中取出指北針，開始往東南東的方向走。城市毀滅

了，曾經在城市的體系下運作的機器卻還存在著；地方首長失蹤了，那些機器

裝置卻仍依循著政府規定下的體制，稱呼人類為「市民」。這還真是可悲啊，少

年想。難道它們察覺不出來這世界已經崩毀了嗎？還是它們感覺得到世界的現

狀，只是程式不允許它們去確認這件事呢？ 

    少年越過一座座沙丘，最後來到了一處窪地。窪地正中央有一塘水，如果

環境沒有如此惡劣，那當中肯定會有幾隻青蛙吧。少年拿出一只鐵瓶舀水，把

水瓶裝滿，再將蓋子旋緊。他挺直了身子，看看周遭有沒有適合歇宿的地方。 

他找到了一處房屋的殘骸，裡頭磚瓦散了滿地。少年用腳把沙塵和瓦礫踢成一

堆，清出一個可以坐下的地方，他將背包丟至一旁，看著天空的顏色漸漸轉黑 

。溫度開始降低，冷冽的空氣侵蝕著少年的骨子。少年披上一件大衣，從背包

中取出生火的工具，在瓦礫堆旁升起了火堆。他拿出一包用油紙袋包著的肉乾 

，拿出一條慢慢啃，鹹味在他舌頭上擴張，像畫油畫一樣，一層塗上一層地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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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愈厚。 

    遠遠地，一道藍光亮起，隨之是飛翼旋轉時的嗡嗡聲。剛才那架飛行機又

在少年身旁停止前進，改變飛翼的位置保持平衡。 

    「這是市民裝置 029，請問您是否有尋找到您方才所要找的目標？是否有

獲得您需要的資源？」 

    「有的。」少年一樣簡短地回答。 

    「請問還有什麼是我能幫上忙的嗎？」 

    少年望著那飛行機好一陣子，那語音彷彿在少年的記憶中出現過，或許是

他認識的人的聲音；但少年的腦海，卻無論如何都無法拼湊出過去所發生的事 

。在他愣住的時間內，飛行機依然在他身旁等著他的回覆，彷彿得不到一個回

答就不會離開一樣。 

    「不用了，暫時不用。」 

 

        2 

    清晨，在太陽尚未露出魚肚白，天空還帶著一絲黯淡時，少年早已清醒。

他走在附近的窪地間，撿拾乾燥的木材。風仍和昨日一樣，呼吸般微弱地吹拂

著，空氣卻多了股老舊皮革的氣味擺盪著。 

    到了用餐時刻，他便會再度拿出那包肉乾，挑出一片，慢慢地啃完，舔舔

手指上殘留的幾粒鹽。午飯後他會小睡一會，而後找一處陰涼處坐下；這期間 

，他常會望著沙漠發呆，有時會拿出一本小筆記本，書寫些關於雜事的記錄或

著隔天的計劃。日落前，他又會再度出發，繼續做撿拾樹枝的活。 

    日子一久，瓦礫堆一旁的灰燼愈來愈多，少年身上的物資也逐漸耗盡。 

    不久前，他才從沙地中挖出一具完整的白骨。原本少年只是例行地收集木

材，卻意外地撇見了一截小腿骨，於是他將那骨頭旁的沙撥開，逐漸挖出其他

部位的骨頭。他細細的觀察著這具骨架，好幾處有斷裂或粉碎，像是被炸裂一

樣。當少年準備起身離開那具骨架時，他瞧見那骨架的手旁，有什麼正映著夕

陽光發亮著。那是一只鑰匙，原本銀白色的鐵質已經生了鏽。 

    少年將鑰匙帶回廢墟，在營火的光中細細端倪，鑰匙上頭有一隻老鷹。他

翻轉著鑰匙，觸摸金屬的刻紋。他用指甲刮過鑰匙的邊緣，從遙遠的回憶中，

找尋著什麼。少年直覺地感受到這人必定有個家，必定有個歸屬，使這人在臨

死前仍念念不忘地抓住家門的鑰匙。 

    少年揮著他的手臂，招呼遠方的飛行機來到身邊。 

    「這是市民裝置 029，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忙嗎？」 

    少年詢問這附近有沒有城市。飛行機再度告訴他方向和距離，隨後像蜜蜂

一般嗡嗡飛走，藍色的燈光在夜空下十分明顯。 

    夜裡的星子如一條河一般在空中流動，少年幾乎沒有什麼關於星星的記憶 

。記憶對少年而言如同被鎖在櫃子裡的一本書，在找到櫃子的鎖之前是永遠無

法窺探那本書的內容的。尤其是小時候的記憶，全部都只剩一些零碎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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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感覺得出來，這世界一定發生過重大的改變，但他想不起原因和證據，只

依稀地感覺到，現在的世界給自己的印象，和記憶裡朦朧的光影完全不同。或

許在那城市能找到答案吧，少年想。火堆的光照映在少年的臉上和眼裡，替他

蒼白的臉補上了一些血色，為他的眼神多添加了一些活著的熱忱。 

    那一晚，他睡得很熟，彷彿像被女神親吻後永遠醒不過來的牧羊人。 

    夜晚的微風吹動筆記本的扉頁，上頭潦草的字跡寫著:「明天前往城市，中

途找地方過夜。」 

 

        3 

    少年一邊把玩著那只鑰匙，一邊朝太陽落下的方向走。風稍稍地停止了。

少年望向自己先前踩下的腳印，把鑰匙收進口袋。離少年不遠處有一棟還堪稱

的上完整的房屋，少年走向那棟房子，期待能在那裡找到些資源。 

    房屋周圍的籬笆不是斷裂就是倒塌，白色的漆也開始脫落。門廊前的柱子

碎成好幾塊，地上滿是破裂的瓦片。少年推開木板門，從正門進入屋內，被推

開的門發出嘎嘎的聲響。屋內的木櫃上已經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圓桌上的花

瓶裡插著乾枯的花梗。少年拾起掉落地上的幾本書，除了一本字典大小的書是

精裝本，其它都是平裝本。少年翻開那本精裝書，隨意地跳著頁讀。那是一本

關於市民裝置的運作機制的書，裡頭還密密麻麻地寫滿筆記。少年闔上書本，

把它放入背包內。 

    少年在庭院內升起火堆，看著夜幕逐漸降臨大地。他忽然想起什麼，從背

包中挖出那本書，急切地打開目錄，隨後快速地翻到某一頁。那章節的標題是

寫著:「市民裝置作為武器的可能性及危險性」。這章節中的筆記比別章還多，

也更為詳細。前半部是關於市民裝置和實戰武器的搭配和運用，也稍微提及提

升動力的改裝法；後半部則提及開發中的實驗性武裝。筆記中詳細記載著相關

數據及部分研究人士的姓名，其中一小段筆記吸引了少年的目光。 

    「…前一陣子，有消息指出，某些機構正在研究市民裝置和人體間的關聯

性，簡單來說，他們正在研究以人體驅動武器的方式…」 

    少年沒有吃晚飯，他感覺有什麼刺激了他的回憶；他逐漸想起，曾在過去

的某個時刻，他憤怒地對著一群人吼著，但在那些人的臉孔變清晰前，記憶便

斷了。 

    他不安地入睡，但他在夢中也得不到絲毫安寧。夢中的他吼著，四周的一

切開始融化。少年甚至難以相信那夢中人正是自己。突然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臂

膀，那隻手的皮膚細嫩，感覺起來沒用什麼力，卻難以掙脫。少年從夢中清

醒，揉了揉眼，發現火堆的灰燼旁坐了一個老人。 

    老人留著短鬚，身穿暗藍色的外套。老人望向清晨的魚肚白，動也不動。 

少年看著那老人，發現他手中緊握著一張照片，照片裡頭是一位婦女，在陽光

下燦爛的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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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老人和少年一同走著，老人一聽少年說這附近有座城市，便自願地跟著他

了。兩人在路上幾乎沒說什麼話，最後兩人停在一顆巨石旁休息。老人注視著

那張照片，用手指輕撫照片的邊緣，就這樣度過一個下午。 

    少年則繼續讀著那本書。書本的末章提及市民裝置的核心運作機制。市民

裝置會在協助人類的兩三小時後，回頭找剛才協助的對象，以確定協助是否有

達到效果，並將其做為往後行動的參考數據。 

    好像母親一樣啊，少年想。他腦海中浮出一段異常清晰的回憶。大約在自

己還在讀小學時，每次上學要出門前，母親總會問自己家裡的鑰匙帶了沒。即

使被問的當下有展示出家裡的鑰匙，到了校門口，母親仍會再問一次同樣的問

題。 

    少年想也想不透，他幾乎忘了一切，為何還會記得這件事。 

    直到夕陽西下時，兩人已經走到一座城市的邊緣。 

 

       5 

    兩人坐在一座傾倒的高樓前。老人在凝視著照片好一會後，終於開口說話 

。 

    「幾天前，你還真的嚇著我了，」老人望著天空說:「你躺在地上，像個病

痛纏身的人一樣吼著。不久後你突然安靜下來，讓我一時以為你停止呼吸了。 

」 

    少年沒有回答他，只是望著街道的末端。 

    這裡已成一片廢墟，四線道馬路上的柏油斑駁，建築物突出鋼筋骨架，整

條街上沒有一扇完整的玻璃窗。少年閉上眼，努力回想夢裡的那隻手。少年覺

得那隻手肯定曾在自己的生命中出現過，而且還占了不小的份量。 

    少年和老人在街上遊蕩，探索這近乎沒有盡頭的迷宮。他們沒遇到半個人 

，甚至連市民裝置也沒遇到。沒有聲音也沒有風，只有混凝土粉塵的味道在空

氣中沉澱。少年發現一把擱在牆角的步槍，一旁還有備用的彈夾和幾盒子彈。

少年提起槍，重量比他想像中重了許多。少年憑著印象中的操作方式把兩個彈

夾裝滿，把其中一個彈夾和剩餘的子彈放進背包。 

    少年把子彈上膛，背起係在槍上的背帶。老人在一旁看著他做完這一連串

動作，而後又繼續向前走。少年則緩慢地跟在後頭。 

    兩人走過一間戲院，褪色的電影海報殘破地貼在牆上。少年只有一小段對

電影的回憶。只記得在一處漆黑的房間中，看著一道光打在布幕上，布幕上便

跳出一艘太空船，緩緩地進入環形的太空站內。他記得那時房間裡只有自己和

另外一個人，那個人似乎是個女孩，她留著長長的頭髮。 

    氣溫逐漸轉涼，兩人開始找尋可以歇宿的地點。 

    一台市民裝置突然從轉角飛來，嗡嗡的聲響吸引了少年和老人的注意。那

架市民裝置閃著紅光，還加裝了類似推進器的噴口；飛翼的大小比一般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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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來的大，轉速也更快，使得周遭出現了一股強勁的氣旋，像是直升機降落

前那樣。少年注意到它的底部加裝了什麼，那彷彿是他在書上看過的。 

    那台市民裝置開始發出嗡嗡聲以外的聲響，像是有機械要開始運作前發出

的聲音。幾道火光從市民裝置的底部閃出，少年急忙躲在一堵牆後。少年聽到

子彈擊到馬路和牆上的答答聲，趕緊將背上的槍取下。市民裝置的嗡嗡聲離少

年愈來愈近，氣旋也愈來愈強。少年握緊板機和握把，抵住槍托，從牆角邊向

前看去，那架市民裝置的攝影機正好望著天空。少年趁這機會一個箭步踏出，

對著它的推進器噴口連開了幾槍。市民裝置的引擎部開始冒出細細的煙，它並

沒有對少年開槍，反而飛回轉角離開了。 

    少年把彈夾補滿，重新上膛，這才發現老人的腹部中了三槍，奄奄一息的

躺在地上。 

    少年跪坐在老人身旁，老人用手緊緊壓著傷口，仰望著天空大口喘氣。老

人吸了一口氣，挺起胸膛。用力地講出幾句話。 

    「我是親眼看到她被倒塌的瓦礫堆給掩埋的，」他稍作停頓「但我沒有找

到她的屍體，所以我想…我想她搞不好還活著，還在等著我找她。」老人沉默

了，忍受著傷口的痛。他的喘氣聲愈來愈小，臉色像紙一樣蒼白。少年將他拖

至一堵牆邊，從背包中找出繃帶，裹住老人的腹部。血逐漸止下來了，老人的

痛苦似乎減緩了許多，臉部的肌肉開始鬆弛。刺鼻的血味在空中蔓延。 

    一兩個小時後，老人虛弱地張開嘴，吐出幾句話。 

    「我要去找妳了，我離妳不遠了。」他的聲音到最後幾乎聽不見了，他仍

伸出一隻手朝無人的天空伸去。他指的方向出現了一架市民裝置，是剛剛襲擊

他們的那架市民裝置， 依舊閃著紅色的燈。一顆子彈準確地擊中老人的額頭。 

    少年舉起槍，把一排子彈射完，擊毀市民裝置的機槍。市民裝置迅速離開 

，少年一路裝填子彈，一路跟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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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裝置降落在一座大樓前，像關機似地停止運作。少年躲在街角等待動

靜。 

    不久，從大門走出一位中年男人，他手上持著黑色的衝鋒槍，頭上戴著一

頂老舊的鋼盔。男人拾起市民裝置，打量了一番，隨後將它放在背上的小背袋

裡。男人從口袋找出一包菸，用嘴叼住一根，慢條斯理地找打火機。他把菸抽 

完，然後再度走回大樓裡。少年繞到大樓的後頭，找到了一處被雜物塞滿的小

門。晚風吹起，少年在雜物的霉味中整理出了一條通道。 

    少年順著清出的通道向前走，通道內潮濕陰暗，偶爾才有一盞燈。水滴從

天花板上滴下。少年持著槍蹲著步向前走，小心的不發出腳步聲。少年心中並

沒有憤怒和仇恨，也毫無殺意上升時的興奮和狂熱，他只覺得似乎答案就在眼

前。他心裡長久停留的疑惑，長久像旋風般圍住自己的疑惑，不論在沙漠中或

在這城中，他都深深覺得自己在追尋什麼，或許那和他失去的記憶有關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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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屍體，不是讓他發現人與人之間鬥爭時的醜惡，而是發現了老人和他相似

的地方。 

    通道的末端，少年來到了一處偌大的倉庫。他躲在一旁的陰暗角落。 

    一陣腳步聲從倉庫間另一個方向傳來，愈來愈大聲，聽起來有五六個人。

少年看到一群男人拿著槍進入倉庫隨意坐下，掏出工具整理彈夾，清理膛線。

其中一人正是回收市民裝置的那人，他重新點著一根菸。菸味飄向少年，使他

想要咳嗽。那群男人們開始作槍枝分解，清點子彈。整間倉庫除了金屬碰撞聲

外，連呼吸聲也聽不到。少年感覺自己的心跳愈來愈快，但卻是穩定地跳著，

好像籃球選手快速拍擊中的球。一股衝動湧進少年的喉頭，壓抑住他的呼吸。

少年把槍的握把握得更緊了。這裡悶熱的令人窒息，使人的胸口不由自主地開

始收縮。 

    他們仍沒有注意到我在這裡，少年想，他們現在也處於毫無防備的狀態。

少年把頭稍微再探出一些。回收市民裝置的男人還在抽菸，抽菸男子對面個頭

矮小但體格壯碩的男子正用手背抹去額頭上的汗。抽菸的男人用食指和中指把

銜在嘴上的菸取下，並把夾菸的手撐在膝上。男人望著天花板，吐了一口長長

的氣，煙隨著他吐出的氣飄出，在泛黃的燈光下緩緩上升，男人鬆了一口氣似

的再度把煙放回唇間。男人用他那乾裂的嘴唇擺弄那支煙，讓它稍微偏向嘴角

一些。 

    少年趁機跨出角落，對著他們開了幾槍。槍擊聲在倉庫中發出回響，三個

人中彈，倒在地上時發出重重的撞擊聲。另外兩人轉身跑走，一人隨手抓了把

衝鋒槍躲在少年對面的角落，不時地開槍射擊，剩下一人跑入一旁的小房間。 

    四架市民裝置裝配著機槍從倉庫的屋頂飛下，攻擊著少年。少年拼命地跑

著，躲避市民裝置的子彈。少年躲在一只箱子後，將子彈填滿彈夾，上膛，把

一架市民裝置擊墜。少年發現自己的子彈已經用盡，他咬咬牙，檢查袋子，期

望還能再找到一些子彈，但他什麼也沒找到。整個倉庫都是嗆鼻的煙硝味，粉

塵如霧一般飄起。 

    市民裝置朝少年慢慢移動，在飄起的粉塵中確認著少年的位置。機槍發出

射擊前的運轉聲。一架市民裝置飛至少年頭頂，準備開槍，少年朝著那架市民

裝置瞪了一眼，眼神中滿是走在危險中的不安、遭受攻擊時的憤怒以及毫無援

助的絕望。少年突然想起夢中的自己，夢中的自己也是帶著這種眼神。 

    市民裝置像是被他的眼神嚇住了似的，停止機槍的運轉並轉向面對另一個

角落，另外三台也出現相同的反應。四台市民裝置一起移向持衝鋒槍的男人所 

在的角落，飛翼旋轉的嗡嗡聲，充斥整個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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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撿起男人的衝鋒槍，檢查彈夾。走向最後一個男人進入的房間。少年

打開門，發現裡頭是那抽菸的男人，男人正反覆地按著幾個按鍵，那是市民裝

置的操控儀。男人發現少年走入房間，更是失控的按著同一個按鍵，那按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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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紅色的。少年把槍指向男人的額頭，男人停止了按鍵的動作。菸味飄在兩人

之間。 

    「你這該死的混蛋!」男人喊「我們，我們的家人在大爆炸之後就失蹤了，

在我死前，我一定要再見到他們一次啊!」男人的頭歪向一邊，額頭正中央冒出

鮮紅的溪流，滴落在滿是灰塵的地上。少年放下手上的槍，男人的聲音在他的

頭中迴響著。 

    少年把這一群人的屍體丟在通道內，回到了倉庫旁的小房間。他在房間內

找到一架電腦，黑色的機殼堆積著灰塵。少年將灰塵拂去，按下了開機鍵，抓

了把椅子坐下。他彎著腰，像一座崩塌的山一樣坐著。電腦的螢幕發出藍色的

光芒，跳出一張藍天的背景圖片。少年在資料夾中找到了一段影片，內容是城

市邊緣的錄影，平整的公路和平靜的河流，孩童們在河岸玩耍，偶爾有幾個慢

跑者經過，突然來了一段長達十秒的閃光，周遭的一切就變成荒漠，河流也乾

凅了，也看不到嬉鬧的人群了。影片中，橘色的沙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少年暫停影片，在另一資料夾中打開了一段較短的影片。影片裡是個實驗

室，一個男孩在裡頭吼著，要吞食什麼似的吼著，實驗室的牆壁開始融化。男

孩的吼叫使少年頭痛了起來。少年將影片的頁面整個關閉。男孩的吼叫聲在他

腦中迴盪，使他想起遇見老人的那個夜晚，那晚夢中的自己也是如此的吼著。

腦海中碎裂的畫面開始聚集，千塊拼圖，在一瞬之間回到應有的位置上。少年

挖出那本精裝書，試圖分散對頭痛的注意力。少年感覺自己的口腔開始乾燥，

散發著異味，頭像要炸裂似的疼痛。他隨意翻開書的一頁，卻恰好翻到了一段

被他錯過的筆記，上頭寫著關於精神連結至市民裝置的細節。 

    「…當實驗對象情緒崩潰，卻仍和市民裝置維持精神連結時，大多數的市

民裝置會接連地進入高熱反應，產生威力超越數百顆核彈的爆炸，足以使整顆

地球變成一片荒漠…」 

    少年的頭痛開始減緩，他頹坐在地上，使呼吸逐漸平緩。 

    他感覺自己的頭被塞入了什麼，或著說腦中有什麼被再度開啟了。 

    他記得自己那時是個男孩。 

    男孩在國中的開學典禮前夕被帶到一所實驗機構。白天施打不明的藥物，

晚上常因藥物的副作用而全身疼痛。那裡的工作人員常笑著告訴他:你是個有天

資的孩子。男孩完全猜不透那些人說話時，臉上的笑容意味著什麼。 

    在那裡，午餐後有一個小時左右的休息時間。男孩在這段期間總和另一個

女孩在一起，她和男孩一樣，都是實驗對象。女孩的父親是這所研究機構的所 

長，她的父親為了完成研究，於是將她一併送入這地方。女孩有常常的黑髮，

髮絲間散發著淡淡的甜味。偶爾，會有一個對他們倆還不錯、幫市民裝置配音

的女配音員，從家裡帶幾本小說給他們。兩人不常說話，男孩總是在看著冷硬

派推理小說，或著關於槍械的發展史，女孩則總是把頭靠在男孩肩上，看著一

本科幻小說。偶爾實驗人員同意時，兩人就在實驗機構的放映室內重複的看著

一些年代久遠的電影。那位配音員每次拿書來時，總說他們倆很有趣，比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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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的自己更愛看書，還總愛看她出生前的老電影。實驗機構中沒有他們以外

的實驗對象，他們擁有的就只有彼此；他們躲避實驗伴隨的痛苦唯一的管道，

就是配音員帶給他們的書，和偶爾能看到的幾部電影。 

    男孩總覺得自己的父母總有一天會把自己帶走，每當談及這想法，女孩只

是笑而不答。 

    直到某天，當男孩要進行數據採集的實驗前，他看到自己的父親走到了研

究人員身旁。他絲毫沒有要帶走男孩的眼神，當男孩和他的眼神對上時，男孩

發現他看自己的眼神像是在看即將到手的金塊一般。研究人員和他客套了一會 

，便拿出一疊紙鈔，交到了男孩的父親手中。男孩看到這一幕，什麼都還來不

及做就被推進實驗室。實驗人員開始啟動市民裝置和男孩的精神連結，男孩感

覺到一道電流針一般刺進皮膚裡。男孩重重地捶打實驗室的門，憤怒地吼著。

實驗室的牆開始融化，透過融化後產生的缺口，可以看見外頭的天空。男孩向

著那缺口走去。實驗室的門突然打開，那女孩衝了進來，緊緊抓住男孩的手，

男孩先是掙扎了一會，而後漸漸冷靜下來。女孩的父親走進實驗室，用力地將

女孩拉離少年身邊。少年伸出手想要抓住女孩，卻抓到了女孩的父親的手肘，

女孩的父親甩開男孩，帶著女孩離開。少年看到了女孩的父親手上還抓著一把

鑰匙，銀白色的鑰匙，上頭刻了一隻老鷹。等女孩和她的父親走後，實驗室外

頭便發生了爆炸。男孩頹坐在實驗室的地板上，約莫十分鐘後，缺口外閃出極

強的光。 

    等男孩再度清醒，他已被帶到一處安全的空地，一旁沒有半個人，只有嗡

嗡作響的市民裝置。男孩望著周遭的景色，發現眼前只剩下一片沙漠。 

    少年默默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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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的頭痛逐漸退去，額頭卻像發燒一樣灼熱。 

    他將倉庫裡可用的資源都放進背包，包含子彈、槍枝、食物和一張地圖，

從通道走到戶外，他發現外頭已經是隔天黎明了。他隨著地圖的指示，走向城

市的深處。 

    少年經過老人的屍體，他將老人屍體的雙眼闔上。他很想向老人道個歉，

不論哪個方面，不過他沒這麼做。 

    少年想再確認一次，更直接地將真相看清楚，不論那是多麼的不堪，他也

決定要長久的檢視另一個自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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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靠著地圖，找回到當時的實驗機構。那是一座圓柱型的大樓，原本的

玻璃窗已經只剩窗框，崩塌的混凝土牆中露出厚重的鋼筋骨架。 

    少年從大門進入，踩過地上的水泥碎塊和灰塵。幽暗的大廳被令人厭惡的

寒冷佔領，那種從氣管進入體內，直闖肺部底層的寒冷。少年在已經廢棄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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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旁找到了樓梯，樓梯間內充斥著灰泥的味道。樓梯間的地板不像大廳那樣鋪

著大理石，而是貼著色紙大小的正方瓷片。少年順著樓梯間往上走，不曾有一

絲懷疑和困惑，他很清楚他要到的地方在哪，記憶中和夢中的場景呼喚著他。

他突然在一個樓層右轉，沿著窄小的走廊向前，穿過幾段岔路，走過一段被炸

毀的房間。少年來到走廊的末端，這裡是個和少年記憶中的實驗室大小相似的

房間，只是牆上多了許多損傷。房間的一面牆被打出了個巨大的缺口，露出外

頭的藍天。少年發現那個缺口上有人，那是名女孩，她坐在缺口的邊緣上望著

藍天。少年走向那缺口，撫著缺口的痕跡，那是被融化後產生的痕跡。少年坐

在缺口的另一端，外頭吹來陣陣涼風捲動他的頭髮。 

    女孩回過頭看著少年，坐到他身旁，將頭靠在他肩上。少年低頭看她，她

有長長的黑髮，髮絲間散發著淡淡的甜味。 

    「你想要看的是這個吧？」女孩問，一邊將一份資料交給少年一邊說:「這

是在那房間內找到的，很幸運的和測量儀器一起保存下來。」她指了指那被炸

毀的房間。 

    少年接過那份資料，那是實驗測量結果的數據。少年清楚的看到實驗對象

寫的是自己的名字，其餘的是測量到的溫度、衝擊波的大小、受影響的範圍等

資訊。少年看到了那個男孩的徬徨及孤獨，被萬物孤立的憤怒，在最後連唯一

可以依賴的對象都被奪去的絕望，在一張張表格間浮浮沉沉。少年原本想要把

那份資料收進背包內，但他改變了主意，將那一疊紙全部撒入空中。紙張隨風

飄走，往各個方向四散。 

    女孩微微的笑著，看著那些飄動的紙張好一陣子後說:「那時我抓住你的手

臂，你起先掙扎了一下，然後稍稍的冷靜下來了。」 

    少年想起夢中的那隻手，那隻手的皮膚細嫩，感覺起來沒用什麼力，卻難

以掙脫。 

    女孩又繼續說:「沒想到父親卻把我從你身旁拉開，把我帶進一坐電梯，按

下了大廳的按鍵。那時一道爆炸聲從樓上傳來，電梯的纜繩應該是斷了吧，電

梯突然很快的下降，撞擊地面，使我昏了過去… 

 

    女孩再次清醒是在家裡的書桌旁，自從進了實驗室就再也沒碰過的書桌。

她的父親留給她一封信。上頭寫著一個父親對女兒的愧疚，還有身為一個實驗

人員，他必須再度離開。 

    「…我知道這場實驗必然會走向失敗，但我仍想嘗試看看，去賭一賭停止

實驗的可能性。雖然我可能再也回不到妳身邊了，但也請妳好好的活下去。即

使整個世界毀了大半，也還有可能遇見那些妳想遇見的人們。」信就如此收尾

了，字跡潦草而且還還沾滿墨漬。 

 

    男孩將那把鑰匙放到女孩手中，女孩將它緊緊握住。 

    遇見那些還想遇見的人嗎？少年想，不如說是見到想見到的自己吧。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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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遺忘或尚未被了解的自己，拍拍他們的肩膀，告訴他們不必停留，還能

繼續向前走。 

    女孩依舊靠在少年的肩膀上，兩人望著天空直到深夜。星星像河流一般在

天際流動。一台市民裝置在大樓間飛過，少年想起了什麼，對女孩說到:「也許

那個送我們書的配音員，還活著呢。」 


